
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 

——一九三五年八月间举行，由伊罗生同志（注一）笔录 

八月八日三时在挪威奥斯洛 

（上略）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：对于刘仁静（注二）所说的陈独秀底机会主义，托氏绝不相信，他觉得把问题说得

太不辩证了，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。例如他觉得必须把「联合战线」和「共同行动」区别开来。……他对于刘仁

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雪维克倾向底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，颇觉有趣。 

八月九日 

为要继续昨天我们关于对资产阶级问题之争论的谈话，托氏把我的草稿拿来一看，他在第一页上指出几个例子，说我对于资

产阶级中的各阶层，及其各自的客观与主观的立场，指示得不充分而且不辩证。他又说，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，那

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。他着重地说：「共同行动，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，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，混合组

织，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「联合战线」——如法国底人民阵线— —分开。要使我们的组织完全独立，好的。

但是怎样去应用这一独立性呢？这就是问题底本质之所在。对于学生的或农民的团体，我们当然应该时时进行「共同行动」。我回

答他，问题不在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。在这里，陈独秀比刘仁静采取了更空洞，更不具体的公式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打电

报给史尼夫立脱（注三），要牠把刘仁静底意见书——「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」——寄来（因为我当作托氏有，所以没带

来），以后我们还要更明确地谈到牠。 

八月九日下午 

这次会议，整个的时间差不多被我关于红军的口头报告所占去了，从红军我又说到中国目前一般的政治情形。F医生和塞道瓦

（注四）都在座，我说了一点半钟，又昼了一幅地图来说的。我谈到中国红军底起源，初期发展，内部进化及其后来的命运。我说

得尽可能地完备，故在结论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好问了。托氏祇说：牠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底一般的预言，即：如不

得工人阶级运动底领导，则牠的命运不是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（商人与中农），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底较优兵力所压

服。至于我们的观点，即红军目前想上新疆去，在那里可以迎合苏联外交上的利益，在苏联边境与那由蒙古侵入的日本势力之间，

成立一个缓冲国，托氏认为对的，合逻辑的而且是或然的。临终时，我提出了中国目前的政治远景问题。我描述了刘仁静在经济复

兴问题上思想的发展，又说到他为寻找新的出路，转向于红军，说牠有在四川扩大的可能性，及此种前途之失败，最后我讲到必须

把政治远景弄清楚，因为这将成为中国布尔雪维克— —列宁派政纲底基础。这问题在以后的会谈中还要讲到。 

八月十三日上午 

然后我们谈到刘仁静底意见书。我祇能引出那论争中的主点，把最重要的引语读些给他听，或让托氏读。而且时间祇允许我

们讨论他的绪言，国民会议及资产阶级各章。因为这是最重要的。可以把争论底性质给他一个综合的概念。当我读到第十四页时，

即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「当成一个东西」（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），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，

他说：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，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「当成一个」了。他接着说：我们能说，在英法等

国底发展中，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，是一个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，在俄国，国会时期底半民主延长了几年，二月

革命底民主祇延续了八个月，在中国，也许还不能有八个月底时期！但是无论如何，群众总是从需要民主开始的。他们是从这条路



上走来，才能接受苏维埃和夺取政权。为这事，我们不能在自己心里造就一个精密的计划，我们一定得藉助于民众底思想和行动来

实现我们的行动。在中国，「民主」时期极短，也许完全不存在。这都是完全可能的，但这不是说，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

和无产阶级专政「当成为一个东西」。 

我接着读下去，他摇头「把这些前途问题来妨碍行动第一步——这是荒谬，荒谬！」第一步就是要努力为国民会议进行宣传

与鼓动。「国民党投降日本，人民该自己起来干了。怎样干呢！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！这是再简单没有的一个了解法。在所有的各

界中，我们一定要开始散布这个思想。在这中间，学生可以和以前一样，在初期起一个很大的作用。我们有两个任务：（一）参加

和引起群众底民主运动；（二）使无产阶级参这一民主运动，藉以教育他们无产阶级革命。假使我们能够教育到十个，或一百个

人——好的。在将来，他们将是全体无产阶级底首领。终极前途底问题，那是对于这些干部教育的一部份，但这问题不许牠瘫痪与

阻碍我们目前在外面为国民会议的鼓动！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用尽一切方法，并经过一切的孔道以推进国民会议底思想。

然后，我们密切地注意我们鼓动底结果。例如，蒋介石企图召集一个他自己的国民大会（结果资产阶级会起分化，右派完全反对这

个思想，左派则觉得必须使这运动就范），那我们就攻击牠，暴露牠。假使资产阶级底激进派企图实现国民会议，那我们的压力必

须一方面推他们行动，例如推倒蒋介石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对群众揭穿他们所企图的欺骗。现在我

们开始为国民会议而鼓动，如何进行第二步，那我们以后再看……」 

「但是，」我打断了他的话，「你说去参加这个群众底民主运动。而问题就在此地。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运动，我们的任务是

要去创造牠，以便刺激群众运动底复兴。」然后我简单描写了一下目前的情形，关于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，消极，不满，

缺乏组织。 

「我们不能推动群众向前的时候是时常有的。我们不能造成奇迹。革命失败底后果，在群众中感觉得太深了。在一九二八

年，我们能够承认失败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后来，一方面又来了失败底激动（红军等）以及心理效果上的加深。假使经济危机加深，

工人数目减少，生产基础缩小——或有大形缩小底倾向— —同时农民运动又被镇压下去，那末这就表示反革命已经加深了，牠的根

底还不会测定。那我们就进行教育干部的工作，我们用一切方法去扩展国民会议思想底触角，等待我们宣传底回音。假使没有回

声，那我们就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一直来到牠发生回声。过去，我们曾经在理论上假定有这样的可能性，即红军占领大些的城市，

予工人运动以再生底推动。我们又说过，这个抽象的可能性并不是或然性。我们又说过，假使一个经济复兴能与红军胜利相符合，

则其结果可加速群众运动底到来，但是这些幸运的巧遇都不曾实现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又得完全来过，回到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

了。不过运动第二次的到来，其节拍当然要快得多。第二次革命底全内容将紧缩得成第三次革命之简短的序幕。我们从我们的民主

口号开始。国民会议口号在这中间能起伟大的作用。我们用文字，鼓动等开始，我们向工人解释，这在目前是能在群众中得到应

声，且能推进我们的事业的唯一方法。）接着，托氏就将俄国在一八九三年即在「人民意志党」（注五）被镇压后经过十年反动的

那一年，群众底政治活动重新起来的情形叙述了一下。在这一年，普列哈诺夫（注六）及其一派发表了一个文件，对于马克思主义

思想之成功表示失望 ,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正在这一年掀起了一个大浪潮及于全国。「不过我必须说明的，即那次的再起，乃是

在十年资本主义生长与发展之后，牠已经把国家底面目完全改变了，假使中国反革命底加深与经济的危机相适应，这就是说，我们

的鼓动将没有结果。那末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干部，进行我们的宣传，我们的结果彷佛是微小的，但是这是在准备将来的领袖呢。我

们别希求奇迹。然则，什么东西可以影响群众革命运动底再起呢？各种不同情质的因素都能起这个作用，战争或别国底革命——新

的战争一定会伴着新的革命——即令是日本底一九○五年，也都能发生很大的影响。别忘记假使没有我们的一九○五年，那就不会

有波斯底革命，不会发生中国底一九一一年。我们的一九○五年，予整个东方以很大的推动。」 

「讲到谁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，这在目前祇是一个理论分析底问题。我们的鼓动应该集中在国民会议底需要上。首先群众一



定得需要一个国民会议，当我们的鼓动前进时，我们就在牠所得的每一步结果上，再行鼓动。我们在所有的事件上，一定得从需要

一个国民会议以反对国民党统治这一点上开始鼓动。参与这一斗争的同志们，似乎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公式，把什么事都预先做好，

一个永远够用的公式！」 

「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，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。我将更加小心地研究牠们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。我想即使陈

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底成份，但他毕竟多活几岁，有更多的经验。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。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

式下去知道这些。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，这是可能的。我有这样的印象——我以保留的态度来说牠——即刘仁静可怕地把不

同意见夸大了。也许陈独秀以策略的方式提出，刘仁静就把牠当作整个战略的路线。假使这是陈独秀底战略路线，那末刘仁静底许

多批评是对的。可是我想这些不同意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，我稍稍认识了一下，就已使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了（注

七）。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底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。我们的不幸不在于这些严重争论上的细微的不同意见，而在于这些

细微之争妨碍了我们的行动。」（下略） 

注一 Harold Issacs底华名。美国新闻记者，曾在沪辨「中国论坛」，最初倾向斯大林主义，继而转向托派。穷四年之力，搜

集关于中国革命史料着有「中国革命悲剧」。一九三五年离华返国，途中访问托洛茨基，本篇乃伊氏返国日记所记与托洛茨基谈话

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份。按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写了他的「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」这封信后，就不再写关于中国的东西，

因为那时他的注意转向到德国，法国与西班牙问题了。在法二年，不曾触及中国问题。这次是他二年来的首次重提。——译者 

注二 刘仁静，留俄学生，早期中国托派领导人之一，被捕后转入国民党。——译者 

注三 Speevliet——荷兰托派领袖，当时兼第四国际书记部东方各国负责者。——译者 

注四 N.I.Sedova——托洛茨基之妻。——译者 

注五 「人民意志党」，俄国民粹派底政党。——译者 

注六 G.Plekhanov——俄国「马克思主义之父」，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期的主要领袖，一九○二年党分裂，普氏居于门雪维克

派，大战时更堕落成社会爱国主义者。——译者 

注七 当时由少数青年同志组成的中委会，贸然决定开除陈独秀。——译者 


